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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狗情
蒋子丹

! ! ! ! ! ! !!"居然对狗产生了认同感

这边开始上演着人狗一家亲的悲喜剧
时，那边的山坡还有一双眼睛，远远地朝这儿
张望。青瓜蛋子狗细虎，看见于笑言过来，已
经焦虑不安了。
那天一不留神咬伤了于笑言，作为一只

受过训练的狗，细虎再不懂事也明白自己犯
了多大的一个错误。这些天，它一直被拴在山
坡的小树上，每天除了有人隔得老远给它放
上点狗粮和水，基本上没人来搭理它。头几
天，它又叫又跳，围着拴它的小树一圈圈地
转，直到把链子转得短到头贴在树干上，动弹
不得，又朝相反的方向，继续下一个周期。细
虎如此周而复始，把小树的树皮都磨出了一
条沟，也没人来管它。细虎这下算是知道了，
那个被它咬下一块肉的小个子男人，对自己
是最友善最关怀的。细虎其实非常盼望着那
个人再出现，但又不知道人家挨了咬，是不是
记恨在心。

当于笑言出现在细虎的视野里，它的第一
反应是非常兴奋。看见了黑狼和那个人久别重
逢的场景，细虎当然知道了那条老狗在主人心
目中的地位，是它永远不能替代的。细虎抬头
瞭望了好一会儿，发现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
在黑狼身上，早把它遗忘了。于是沮丧取代了
兴奋，期待的心情随之烟消云散。细虎发出低
低的几声轻吠之后，选择了就地卧倒的姿势，将
下巴贴到地上，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地趴着，再也
不想去关心远处的狗和人了。
不知过了多久，细虎听见有笃笃的拐杖

拄地声，由远及近，一直响到了它的跟前。接
着它听见一个曾经熟悉的声音，在轻轻招呼
它：细虎，细虎，你这个浑小子，怎么这么蔫
呀？是想我了，还是生病了？细虎听得出，这个
声音里满怀着慈爱，没有半点别的意思，心里
呼地就热了，泪水也跟着冲出了眼眶。一下把
脑袋拱到了老于的怀里，看上去就好比没人
管没人疼的孩子，看见了久违的亲人一般。它
这是在表示悔恨还是委屈，最好的动物专家
可能也弄不清楚。

老于很温和地抚摸着细虎的头，对它说：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是无意之
间失手误伤了我。细虎还是不抬头，只在喉
咙里发出呜噜呜噜的声音，老于觉得它是听
懂了，就继续说：但是你也有错不是？你年轻
力壮生猛得很，这是你的强处，可你不能凭
着这个就欺负黑狼，它老了，身上有伤有病，
不是你的对手。现在你不能明白老了是怎么
回事，不管是人是狗，都有老的时候，等过些
年你自己也老了，才能知道老了是多可怕的
事情。你年轻的岁数欺负老的，老了以后要
后悔的。

老于长篇大论，说得细虎一声不吭了，
才拍拍它的背站起来，说：你是不是在担心
他们让你下岗呀？这事儿我能替你摆平，不
过有个条件，以后得好好听话，跟黑狼好好相
处。老于跟细虎絮絮叨叨地说话，旁若无人没
完没了。于婶在一边看着，觉得老头子训狗都
训得走火入魔了，一个劲儿催促说：行了吧，
张所他们还在那边等着呢，也不怕人家笑你
魔症了。老于说：谁说人家会笑话我？谁笑我
谁自己丢脸。人道和狗道都是相通的，懂人的
领导必定懂狗。我这辈子是没机会当领导，要
是让我当个一官半职，肯定错不了。于婶拉拉
他的衣袖，制止他说：快别说了，愈说愈离谱
了，仔细张所他们听见……老于站在高处往
下一指，说：你看看，有谁笑话我啦？说来也是
奇怪，经历了老于和两只狗之间的生死故事，
看守所的同事们，居然对狗们产生了前所未
有的认同感，此刻在场的人都静静地等在那
儿，任老于跟细虎诉说衷肠，没有人过来打
搅。平时最爱打趣的纪石凉，脸上都有几分庄
重显现出来。老于这份得意，如同打了胜仗的
士兵归来，受伤是一种莫大的光荣，也是对大
家伙儿的贡献。

于笑言腿上的伤，从表面上看差不多好
了，但被细虎撕去一条肌肉的右腿，整个细了
一圈，也使不上劲儿。老于只好找了根拐棍拄
着，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成了半个瘸子。按
说应该再歇些日子才上班，可他说什么也不
干，因为老于知道，他是否能尽快去上班，不
光牵涉到他的岗位是否有新人取而代之，更
要紧的还关系到细虎的前途。于婶曾经劝他
说，不如乘这次受伤的机会，把看守所的差事
给辞了，回到市局混上大半年，把正式退休手
续一办，就等着在家安度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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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母亲的提议还是吓了他一跳

房间打扫完毕，徐宏达也到家了，夫妻二
人开始洗菜择菜，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晚上
只需支锅烧一下就可以了，留多点时间陪家
人聊天。看看时间已经是快下午 !点多钟了，
忙得都忘了饥饿了。匆匆下了几包方便面就
算是午饭了，可怜儿子也跟着他们遭罪。不过
小家伙自己不觉得是遭罪，反而觉得方便面
是天下第一美味，吃得津津有味。这
时，门被敲响了。
“他们来啦，你快去开门。”梅宁

宁一边说，一边快速地将刚才试衣
时扔了一床的衣服挂回到衣橱里
去。等挂完衣服走出客厅一看，傻眼
了，来的不单单有她的公婆和曾翠
庭，还有牛金娣。她弄不懂在她眼里
这样厉害的婆婆怎么能变成小绵羊
了。“哇。你们的房子好漂亮啊。”看
惯了自己在澳洲又大又简单的别
墅，乍一看到这套布置优雅的小巧
玲珑的公寓房，曾翠庭眼前一亮。
“金娣，你吃水果啊。”黄晓宝从徐宏
达手里接过削好的，切成一片片的
苹果，用牙签戳了一块递给牛金娣。
梅宁宁的嘴张成了半圆形，眼神里
夹杂着惊讶与好奇。一时间，她觉得此人不是
她的婆婆，而是另一个人。
“没烟了。”牛金娣看了一眼空烟盒说，

“我下去买。”“你不知道哪里有店的，让老徐
陪你下去买吧。”黄晓宝急于想要支走徐贵
生，于是提议。看见徐贵生和牛金娣出了门，
曾翠庭假意要上洗手间，把时间让给这对母
子。“宏达，你现在没收入，长此下去，一定要
出问题的。”黄晓宝不失时机地说，“这可怎么
办啊，急死妈妈了。”
徐宏达吃了一惊，从他记事起，母亲就从

来没有关心紧张过他，所以跟母亲的感情一
直不亲，突然看见母亲为自己着起急来了，不
由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是啊，可我也不能随便找份工作就算

了，现在物价那么高，我还要养孩子，将来还
要替儿子准备念书的费用，准备婚房。所以要
么自己创业，要么找份高薪的工作。可高薪的
工作不是那么好找的，自己创业又没有资
金。”徐宏达说，期待着母亲能说：那我把你的
钱都还给你吧。

但是母亲却说：“国内没啥好混的，竞争
那么激烈，办出国吧，国外的钱好挣。”“又不
是没办过，不是没办出来嘛。”徐宏达沮丧地
说。“假离婚嘛，这个办起来快。”
虽然徐宏达知道自己只要是家族的最后

一个成员就能办出国的事情，但母亲的提议
还是吓了他一跳：“那怎么行？我出去后得两
年宁宁才能跟我复婚出国。她条件这么优秀，

别说我离开两年了，估计两个月就被
别的男人给抢了。再说了，宁宁肯不肯
也是个问题。”
“不肯你也要做通她的思想工作

呀，不然你想想看，除了这条路以外，
你还有其他路可以走吗？”
你还我钱我不就有路走了？徐宏达

心想，但又不能这么说出来，因为母亲
不承认他有这笔钱在她那里。
“妈，你能不能借我点钱？不管做

什么事情，都得要有本钱的。我现在钱
都亏在广告公司了。”“我哪里还有什
么钱啊，”黄晓宝捶着大腿，“钱都让牛
金娣给借去买房子了。”

看见曾翠庭从卫生间里走出来，
黄晓宝开始描绘澳洲是怎么样的人间
天堂，怎么样的遍地黄金。曾翠庭也紧

跟着随声附和，两人把国外吹得神乎其神。让
徐宏达听得心里直痒痒。

虽然只是下午，但天色晦冥，空气里散
发着隆冬快要下雪时的光亮。蓝色妖姬没想
到农村的冬天竟会这么冷。当走进乡村里，
她惊讶地发现这里的房子还是砖瓦盖的。从
这些乡民的房前屋后走过，会看见一个饲养
圈，养着马、羊、猪等动物，它们叫唤着。在乡
下人家的房前，还会养一只忠实的狗来保卫
家园。

看见蓝色妖姬面露惊讶之色，尹克明调
侃道：“你这个城里大小姐第一次来到我们农
村，是不是感觉像进了另一个世界？”
“哪有，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

当我真这么闭塞啊？”一下被看出心事，蓝色
妖姬娇嗔地当胸捶了他一拳。
尹克明作势逃跑，他们一个跑一个追。等

到尹克明在一所民宅前停下脚步，蓝色妖姬
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嗓子眼也生疼起来。这
时，她见一个老太太从屋子里走了出来：“是
克明回来啦？”


